
期待为3号神树“做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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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的文物，神秘的古
蜀王国。3月20日的三星
堆发掘现场直播被亿万网
友刷屏，六个祭祀坑也被大
家开玩笑地说是“盲盒”。“盲
盒”打开容易，但要完整呈现出
它的原貌却不简单。日前，三星
堆博物馆副馆长朱亚蓉表示，已
建立一个开放式文物保护修复馆，5月18
日正式开放。届时，大家不仅可以一睹上
新文物尊容，更能了解到很多文物修复与
保护方面的知识。为此，本版今日推出“倾
听三星堆文物保护者的讲述”专题，中国妇
女报全媒体记者采访了三星堆博物馆文物
保护工作者张跃芬和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修
复工作者王荔，同时刊发一位普通观众“三
探三星堆”的见闻和感受。

中原风青铜器哪里造？

这段时间，三星堆备受瞩目，而新建设
的开放式文物修复馆，也让大众充满了热
切的关注。近几年，国家对文物工作愈加
重视，社会不断掀起“文物热”“观博热”，以
及博物馆各项创新发展……我心中也有了
一些小期许，期待能提高公众对文物保护
的认识，期待有朝一日，我也能通过我掌握
的技术，解开三星堆的一个个秘密。

2012年，博物馆的书记和馆长亲自带
队到川大（四川大学）进行校园招聘，他们

想招一个化学专业毕业生。我当时正是分
析化学专业硕士即将毕业，因为一直对历
史很感兴趣，所以便应招来到了博物馆。

到了博物馆后，我发现所做工作和自

己想象不太一样。对历史感兴趣，不一定
对文物就了解。有化学的背景，不一定一
开始就能做好文物保护的工作。因为我一
直是理科生，文博方面的知识很欠缺。在
博物馆里，通过各种培训、旁听，以及观摩
前辈们的工作等不断进行学习后，我开始
觉得三星堆真的是一个神奇的地方。特别
是在整理归档一件件历经千年的文物，并
能仔细看到文物上面那些细致的纹理时，
我也有了对文物的兴趣。

还记得在做第一个文物保护修复方案
时，首先对文物的病害进行了调查。当看
到有的有精美纹饰文物碎裂成数块，有的
文物锈蚀很严重，有的文物又残缺很多时，
顿时意识到了文物保护的重要性和迫切
性。文物是不可再生的，历经千年以后已
经非常脆弱，我们文物保护就像是在和时
间赛跑，尽可能地延缓文物的消亡时间。

说到化学，大家都会想到各种仪器，各
种瓶瓶罐罐。我所做的文保工作，其实也
是这样。有很多现代科学分析仪器。

在文物保护修复之前，要制定科学的
修复方案。而科学的修复方案依赖于对文
物本身状况的科学认识。现代科学分析仪
器分析可以提供多层次的文物信息，为文
物保护修复提供依据。

比如，X光探伤，如同给人拍胸片一样，
通过文物的X光照片，可以判断文物内部
的结构状况，进而推断文物的材质，揭示文
物内部的裂纹、缺陷及其他信息。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一个三星堆
面具，出土时完好，表面有锈蚀。我们尝试

用X光照相机对面具的铸造工艺进行了分
析。发现青铜面具的正面靠近头顶的部位
和鼻子部位有裂隙，在眉毛里、鼻子左边的
脸颊和左眼睛里有沙眼，嘴唇下方有孔洞，
额头上有小的气孔，这些都是青铜器在铸
造过程中形成的缺陷。而额头部位的气孔
和疏松缺陷说明额头部位是浇铸口。这些
信息不仅能为我们此后对该面具进行保护
时提供针对性的方式，也有助于修复老师
对其修复时进行保护。

再比如，我在工作中常用的扫描电子
显微镜，是利用电子束轰击样品表面，在样
品表面激发出二次电子（也叫次级电子）、
背散射电子以及X射线等，收集二次电子
或者是背散射电子可以得到样品表面的微
观形貌，而收集X射线可以得到样品表面
的成分信息。我们对一枚汉代铜钱表面的
锈饰进行观察，看到了绿色有害锈的形貌，
有的地方成片状，有的地方成珊瑚状。而
红色锈的形貌成颗粒状，便说明有害锈和
无害锈的形貌是不同的。

现代科学分析技术在修复之前对文物
进行检测，为科学修复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可以有效防止保护处理过程中违背修复保
护原则情况的出现。但是不同的科学分析
技术反应的文物信息不尽相同，在进行检
测时需要将多种仪器检测方法结合起来。

有了这些科技技术，随着我们考古工
作者不断发现新的文物，就能渐渐揭开三
星堆很多秘密。这次三星堆最新考古进展
中，我最期待的就是能分析出青铜器内壁
中泥芯的残留，这样，或许将有助于解开青
铜器是否是本地造的谜团。

古代青铜器制作通常采用范铸法，铸
造青铜器前，要先制作模范。据考古以及
文保研究，模范有陶范、石范、金属范等等，
其中以陶范最为常见。陶范通常被认为是
就地取材。我希望能发现青铜器里残留的
这些“范”，然后对其元素进行分析，进行比
对，就能看出它是否用的本地泥，是否是本
地产。

博物馆不只有类似人头像、青铜面具
这些有本地风格的青铜器，也有一些外来
风格的尊或罍，如果能在这样的一种外来
风格的尊或罍中发现泥芯的残留，就有助
于了解古蜀国与其他地区交流的方式，是
直接把这些青铜器从外地带回来的，还是
学到了技术和艺术形式，在本地造的。我
也相信，在目前对文物工作的高度重视以
及越来越科学先进的考古、文保技术形势
下，这样的机会是会有的。

至今，我已经在博物馆工作8年了，接
触文物的时间越久，就越觉得这份工作的
责任重大。记得我刚工作没多久，我天天
去看同部门文物修复老师修复文物，看他
们怎么把一个个残片拼凑起来。印象最为
深刻的是，老师们对每一件、每一片文物都
相当细心地保护，如果我去取拿，他们会提
醒我要怎么拿，要双手捧着，什么时候离开
地面，怎么轻轻地放下，每一次都要提醒。
他们就是这样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保护着这
些文物。

我在三星堆遗址博物馆（下称博物馆）
做文物修复工作，18年来我参与了上千件
文物的修复，独立修复的也有几百件文
物。我们遵守着前辈们实践总结下来的每
一道修复工序，把手中的文物尽可能恢复
到它最初的形态，并描摹出它历经了百年、
千年岁月后的痕迹。

做的时间长了，自己也总结出了修复
方法，这些方法有些可以分享出来，有些则
是一种长期积累后形成的手感、眼感，无法
言说。

20世纪80年代，三星堆考古有了大发
现，20世纪90年代，在广汉建设了博物馆，
这一系列事件，广汉人或多或少都知道一
些。那时，虽然我也很年轻，但我知道的更
多，因为我的舅舅就是一位考古专家，在他
与家人、朋友的谈论中，我了解到了三星堆
被发现的意义，也了解到了它的神秘之处。

于是，2003年，在我28岁时，我来到
博物馆，跟着三星堆修复大师郭汉中老师
学文物修复，那时，在博物馆做修复的，包
括我在内，总共只有3个人。

来博物馆时，展呈出来的文物均由郭
汉中老师等修复大师基本修复完成。于
是，我在博物馆头5年只是在做一些复制
品。做复制品，为我后来真正开始接触文
物并对他们进行修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修复文物不仅需要细心，还需要极大
的毅力，每个环节都涉及多个工序，简单的
修复，一般几天，稍微复杂的需要上月，像
郭汉中老师对1号神树的修复则用了近
10年。

比如，我前几年修复的一个汉代蒜头
壶，因为壶头部像蒜头，所以取名为蒜头
壶。这个文物拿过来时，是十几片残片，属
于较为复杂的。我们用蒸馏水对其进行清
洗，将它简单拼凑出一个大致形状后。先

在模具上用铅锤对其变形的部分进行敲打
矫形，然后按原接口处进行拼接，拼接一处
后用树脂加纤维进行加固处理，再进行第
二处的拼接。第三步是补配，用铜皮对缺
损部位按照纹饰拼好后用锡焊接，打磨平
整，再用树脂加纤维对缺损部位进行补
配。最后是做色作旧，根据金属器的原有
颜色及色泽，使用丙烯颜料和漆汁色矿物
颜料对补缺部位进行做色作旧处理。

文物修复过程中，每一步都要有依
据，比如形态，我们要查询相关历史背景，
了解同时代同类型的器物形态，再像拼图
一样，将它拼凑起来。而在补配时选用的
材料，除了根据经验外，还要去和文物保护
工作者分析出来的它的成分进行印证，然
后筛选出合适的有利于保护其器物的材
料，而在拼接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参考其原
来的铸造技术，并根据一辈又一辈人传下
来的修复技艺对其焊、粘。而做色时用的
材料，怎么涂、怎么刷等，也包含着几代修
复师的经验。

在博物馆，在外培训，跟着各种老师
学，以及加上自己的琢磨和不断的实践，我
也发现提炼出了一些更好的拼接技艺。在
进行陶器的修复上，有些那种很小的缝隙，
以往都是用石膏填补，但是石膏干的特别
慢，所以我就试着用漆片兑着一点颜色，填
补进去，不仅干得快，而且还能对器物起到
粘接的作用。以往漆片主要是用于青铜器
调颜色。用这样的方法把隙缝勾一下，等
它干了以后，就看不出有拼接，不仅方便，
还更加自然。

在修复过程中，很多人觉得最后一步
做颜色是最难做的，但我在做颜色上就很
有感觉。做颜色，首先要把颜色看懂。有
些人觉得颜色简单，拿着就刷，但刷出来就
没有层次感。比如做青铜的颜色，通过观

察，看明白它需要什么样底色，它有的地方
是光的，有的地方露铜，有的地方还有锈，
那怎样在补配的地方，通过刷颜色把这些
岁月的印记有层次地自然地呈现呢？需要
经验、需要眼感和手感，需要一遍又一遍，
甚至成千上万遍地刷出来。

这两天，我看到开放式文物修复馆里
的墙壁上，粘贴了博物馆里我们文保和修
复工作者在工作时的老照片，其中有几张
是我在修复文物，看到这些照片，心情还是
有点澎湃。这些照片再一次唤起了我心中
曾经的一个夙愿——作为广汉人，作为三
星堆的工作者，我很想修复我们三星堆的
文物。

好在，这个夙愿或将得偿所愿。近几
年，三星堆开始准备修复3号神树，我有幸
参与进来。

青铜神树，代表着古蜀人对太阳和神
鸟的崇拜。1986年，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发
掘出了6至8件青铜神树，可修复的只有3
棵。其中，1号神树高达近4米，已在博物
馆展呈数年，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2号神树是研究性复原。

3号神树，有70多个残件，我们已经
对其进行了预拼接，呈现出了大致的形
态，大概有1米左右的高度，它有不同于1
号和2号神树的特征，比如它的树干是麻
花状的，有植物般的自然感，树干上还有
一些金片的残留物，顶部有一个巴掌大小
的人首鸟身像，人首脸型、五官特征和博
物馆中其他青铜人像具有相似的特征，非
常精美。

预拼接时，我们对其断的部分用铜片
和鱼线进行加固，有的地方也进行了补
配。对其颜色我也进行了观察，残件上的
颜色有一点点绿，有的地方经过氧化，有
出现白色钙化物，有锈蚀，我们未来可能

会用矿物颜料，用虫胶漆片等材料，有些
地方还要用泥土弹上去，反反复复做，让
其颜色丰富起来，最后做完后就会完全看
不出接口。

我在工作中，听到相关专家说，随着
3号神树的修复，将有助于增加对三星堆
神树崇拜等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认识，揭开
三星堆背后的更多秘密。

而此次新挖掘出土的文物中，我也最
关注青铜器，特别是有关3号神树，目前人
首鸟身像相对完整的有2个，还有些是有残
缺的，残缺的部件我们期待，说不定会在新
挖掘的6个坑中出现。此外，目前新挖掘出
土的青铜器中，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其中
有一鼎青铜方尊，腹部是方形的，特别漂
亮。我有幸参与了3号神树的修复，期待还
能为其做色，我也期待在退休之前，还能修
复到这次新出土的青铜器物。

■ 朱钦芦

最新的网红打卡地是哪里？我
看非三星堆博物馆莫属。

3月28日，我一早赶到广汉时，
虽然博物馆刚开馆一会儿，停车场已
经快停满了车，游客中心门前有了不
少扫码的人。

其实，这是我第三次来到三星
堆。第一次来这里是在1987年，那
时候一、二号祭祀坑在上一年的发
掘，已经震惊了整个世界，正如张爱
萍将军的题词：沉睡数千年，一醒惊
天下！县里的同志带我去了祭祀坑
的发掘现场。那时发掘工作已经结
束，只留下被考古人员清理得整整齐
齐的祭祀坑和文保室架子上修修补
补的陶器。不过，在祭祀坑的四壁，
我仍然能看到嵌在土层里细碎的陶
片。隔着马牧河，当地同志告诉我河
对岸就是1929年第一次发现大批玉
器以及随后展开考古发掘的月亮
湾。河两岸的考古发现，获得了一个
诗意化的称谓：“三星伴月”——当
然，月亮湾的考古也属于三星堆考古
的一部分。当时以为这就是三星堆
秘密的全部了，孰知此后此地还要历
经十数次发掘，发掘出了城墙遗址、宫殿遗址，确定
了这里是古蜀国都城所在地。更难以想象的是就在
自己所站立的地方，30多年后又一次成为世界瞩目
的焦点——新近在这里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中，时
下正在源源不断地产生着最新的发掘成果、最轰动
的新闻报道，以及最惊喜的国民情绪。

2007年，20年后第二次去三星堆时，我才有幸
亲眼目睹20多年前那次发掘出土的文物。古人不
见今人面，今人魂魄古人牵。这是我在参观敦煌莫
高窟时写下的两句诗，当时猛地领悟到古人亲手绘
制的壁画就是一个连接今人和古人的媒介。零距离
地与距今3000多年殷商时代的器物接触，真的有一
种古人在和我们交流的感觉。那些古蜀人，凭借他
们被疑为天人的想象力和制作力，给我们留下了如
此精美的青铜头像、黄金面具、通天神树，以及数量
那么丰厚的象牙、玉器和陶器制品。而这一切的巨
大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们作为文物的唯一性或稀罕
性，更在于它所彰显的古蜀人的文明史。

我估计自己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大多数四川
人差不多，在这以前对蜀地的历史认知往往停留在
三国时期，如果再远点还可以上溯到先秦——蜀郡
太守李冰在这里留下了一个至今还在发挥作用的伟
大的水利工程。而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有根有据地
把古蜀人的文明史大大提前了上千年，到达了殷商
时期；还把古蜀人依稀模糊的背影清晰化了不少，让
神一样的传说中人物还原到了人间。站在展厅开始
部分的“蜀世系表”前，我久未挪步，表上明白无误地
排列着“蚕丛、鱼凫、柏灌、杜宇、开明”这五代蜀王的
名字。年轻时读李白的《蜀道难》，他开首几句就写
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说实话，当时还真疑
惑他所说的有着奇怪名字的两个古蜀王究竟是现世
中的人，还是民间口口相传中的神。在这五位古蜀
王中，唯一知道多点的是杜宇，距成都市区20多公
里的郫县“望丛祠”，便是后人对他的祭祀之所。杜
鹃泣血这个典故，也和他有关。而据专家们推测，三
星堆博物馆中陈列的一个似乎眼珠里长出树桩的

“纵目人”青铜头像，便是蚕丛的艺术夸张形象，他们
所依据的是古代典籍《华阳国志》，其中有蚕丛眼珠
突出的记述。

大胆的艺术夸张和器物奇特的精美迥异于中原
文化，让不少人产生了三星堆文物来源于外星文明
的猜想，但专家们对此明确予以了否定。虽然由于
交通的阻隔而形成了蜀地的相对封闭和独立，但情
形也并非像李白夸张的诗句所说的那样：“尔来四万
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20世纪30年代初，在
国外避难的郭沫若先生在认真研究了月亮湾发掘出
的器物图片后，在给国内学者的信中就毫不犹豫地
断言：你们在汉洲（广汉的古称谓）发现的器物，如玉
璧、玉璋、玉圭均与华北、华中发现者相似。这就是
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蜀”
这一名称曾先发现于商代的甲骨文。当周人克商
时，蜀人曾前往相助。

这次去三星堆，距上一次已经有14年之遥。如
果说上次看到的是三星堆博物馆从无到有，而这次看
到的则是博物馆从馆变成了园。真的，通过游客中心
后进入的首先是三星堆博物馆的园区，有公园一样的
规模和舒适宜人的环境。园区里有几个小湖形成的
水系，同繁茂的花草树木一起，串起了由两个展厅、一
个开放式文保修复中心、祭祀台和餐饮休憩配套设施
形成的建筑群。展厅面积现有12，000平方米，待正
在发掘的6个祭祀坑考古结束后，想必这个数字一定
会有更新。这些年展厅经过大量采用数字多媒体技
术来提升参观效果，现在重新观赏当年见过的器物又
是另一种感觉，更直观、新颖和有吸引力。有意思的
是在第二个展厅实物参观结束后，来到最后一个展
室。这里没有器物陈列，只用八块竖着的展板陈列着
八个千古之谜：三星堆祭祀坑的性质？三星堆与夏商
文化的交往途径？三星堆的文化来源？三星堆的宗
教体系？三星堆神树的文化意蕴？三星堆与中原文
化的关系？三星堆与金沙的关系？三星堆何以突然
消亡？个个都是尚待破解的迷。

本想看看——哪怕是远窥正在发掘的玻璃房里
的祭祀区，一个工作人员告知，现在发掘区完全是封
闭的。有些遗憾。正要步出展厅，同学群里有同学
发了个帖子：三星堆遗址这几天很热闹，值得一看。
我有几分得意地回了句：我现在就在三星堆！晚上，
在家正看电视，同学又来信：快看科教频道！翻到这
个频道，一看乐了：正在播放三星堆封闭区域里的发
掘工作呢！一连三个晚上看了三集，像饕餮大餐似
的！这下，没有遗憾啦。

三星堆开放式文物修复馆将在5月18日向公众开放。 任然/摄

张跃芬在工作中

倾听三星堆文物保护者的讲述

青铜面
具经过X光
探伤后，发
现头顶部位
和鼻子部位
有裂痕。

王荔正在对3号神树进行预拼接，身
后是三星堆博物馆陈列保管部部长余健。

5号坑出土
的金面具残件


